那一天
　　以天空為名的畫布，在那一天被刷上了一縷縷蒼茫的灰白，蓋在一片象牙般灰黑的建築物上。名喚台北的怪物今天也淺淺睡著，他嗜睡的腦比起愛因斯坦最清醒時還清醒，迂迴得如他那五臟六腑一般的思緒無時無刻不構想著壞主意、發財的主意、傷人的主意、吃人的主意。

　　那一天，我著了他一道，就這樣被生吞入腹。

　　光是站在十字路口就有一種踩在火紅鐵板上的錯覺，我一定要逃走，再不離開前往下一個地方就會被吃掉，會被分解掉，像大海裡的浮游生物被鯨魚一口抹拭，這是塵埃也不存的悲哀。右轉，向右走，向右奔馳，向右九十度急速迴轉，相同的景色諷刺著我的無力，坐落在西門町的紅樓張開血盆大口，嘲笑我說：「你就放棄吧！這裡是沒有出口的！」我只能低頭徬徨走過，此時的我是漂泊的吉普賽人，沒有可以尋求佇足的空間和時間。

　　每邁步僅僅半履，腳底板就被燒焦的柏油大地攫下一層呼痛的皮，白襪被黑鞋磨焦了一塊，紅花便從腳後跟綻放在新成形的黑土上。遠方那群奇裝異服的人跳動著、大呼著，他們也是受難者嗎？也被燒紅的鐵板折磨著嗎？我抱著不安的心向前察看。他們是朋友？是敵人？同伴？還是被困在同一間牢獄的室友？呼叫聲漸轉急促，「奮鬥、奮鬥！」他們齊聲吶喊，臉上堅毅的表情照亮了台北飄著細雨的天空，我猛然一驚，不知不覺已被他們熱情的火炎四面夾擊，他們在廢田似的台北街道燃燒出一道彩虹，一圈一圈纏繞在街頭巷尾。火炎像蛇一般環繞我一身，我就像上了火刑架的魔女般動彈不得，燃燒、燃燒……
　　那一天，台北燒死了我──也為浴火重生的我上了一課。

　　那群人不是異教徒，我們也不該是十字軍，在冰塊般寒酷的輿論下，他們活出了火的自信。他們的腳後跟肯定也開了許多小紅花──說不定紅成了花海，但他們沒有停步，也沒有哭鬧，只是一步一腳印地宣告他們的信念。我感到腳像果凍般軟弱，傾倒的一方台北微笑地指著通往綠園的方向。溫柔的怪獸，他並不邪惡，只是迂迴得腦袋只能迂迴地告訴我們一些他認為十分重要的事物，可能是一朵小花、一場遊行、或一段在熟悉的地方展開的奇幻的冒險故事。
　　回到了同伴的身邊，我已經準備好要一同在墨色的天空下演唱一首綠色的合唱曲。「那之後，跟我們說說你的故事吧！」朋友們期待地說，隨後以口奏出那比風還溫柔的歌。那夜的煙火十分美麗，像寶石，像鮮花，像掛滿露珠的蜘蛛網。以天空為名的畫布，在那一天被刷上了一縷縷精采的彩色，蓋在一片琉璃般晶瑩的建築物上。

　　那一天，是台北國際同志遊行及全球和平日進行的一天。
